
非人类叙事：概念、类型与功能*

尚 必 武

摘　要：非人类叙事指的是由非人类实体参与的事件被组织进一个文本中，主
要包括自然之物的叙事、超自然之物的叙事、人造物的叙事、人造人的叙事四种类
型。在叙事作品中，处于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的非人类实体通常扮演叙述者、人物、

聚焦者三种角色，由此发挥三种叙述功能，即讲述功能、行动功能和观察功能。将
非人类叙事纳入考察范畴，既可以丰富现有的叙事理论，摒弃叙事研究的 “人类中
心主义”，同时也可以对文学史上大量存在的非人类叙事文本做出应有的批评和阐
释。在 “非人类转向”语境下提出非人类叙事，其目的不是否定人是 “讲故事的动
物”这一基本观点，更不是否定 “文学是人学”这一立场，而是试图借此加深我们
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理解，使人类更好地介入生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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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界迎来
一轮 显 著 的 “非 人 类 转 向”（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ｔｕｒｎ），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乔恩·罗费和

汉娜·斯塔克指出： “在思想史的当下时刻，

不可能不在非人类转向的语境下思考人类。

此外，不足为怪的是，非人类转向在总体上

是一个跨学科事件，对非人类的研究并不是

哪一个学科所特有的，它要求我们超越摆在

面前的界限。”①作为一门研究讲故事的学问，

叙事学同样需要关注 “非人类转向”，并在这

一语境下思考叙事的样式与功能。受罗兰·

巴特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的影响，

叙事学家们通常把由人类书写的叙事等同于

关于人类的叙事，由此导致叙事学被打上了
“人类中心主义”的烙印。在 《走向 “自然”

叙事学》一书中，德国叙事学家莫妮卡·弗

鲁德尼克直截了当地宣称：“在我的模式中，

叙事可以没有情节，但却不能没有人类 （拟
人的）体验者，无论其属于哪种类型、处于
哪个叙事层面。”②从巴特到弗鲁德尼克，从杰
拉德·普林斯到詹姆斯·费伦，叙事学家们
无论是对于叙事的定义还是关于叙事研究的

框架与模式，都带有 “人类中心主义”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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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在现实的物理世界中，叙事作品是由人
类书写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是 “讲故

事的动物”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但在虚构

的文学世界中，叙事作品所呈现的不一定都

是人类的故事或人类的经验。长期以来，叙
事学以模仿主义为参照范式，重点聚焦再现

人类经验的叙事作品，而忽略了大量书写非

人类的叙事作品，由此导致了现有叙事理论

的不完整。从学理层面上来说，提出非人类
叙事首先就是出于丰富和发展叙事理论的

需要。

在 “非人类转向”语境下提出非人类叙

事，既不是否定人是 “讲故事的动物”这一

基本观点，更不是否定 “文学是人学”这一
根本立场，而是试图借此加深我们对人类与

非人类之间关系的理解，使人类更好地介入

生物圈，同时使叙事学在理论建构上摒弃
“人类中心主义”。傅修延指出：“人类的生存
策略是进化出容量足够大的聪明大脑，这一

策略固然使自己成为万物之灵，但在此过程

中也付出了视听触味嗅等感知能力退化的沉

重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物联网的兴起可以

说是对感官钝化的一种补偿。然而，人类毕
竟不能只靠传感器生存，我们应当正视这一

问题并尽可能地实现 ‘复敏’———为此必须

抛弃高高在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像我们的古

人那样首先把自己当成万物中的一员。”① 他

重点讨论了以听为主的感应方式，并在此基

础上思考叙事作品中人与物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文延续这一思路，主要聚焦再现非人类经
验的叙事作品，尤其关注故事层面的非人类

人物以及话语层面的非人类叙述者，重点讨

论如下三个问题：什么是非人类叙事？非人

类叙事有哪些基本样式与类型？以及非人类

叙事的主要功能与意义何在？

一、什么是非人类叙事

长期以来，所有关于叙事的定义基本上

都是围绕人类经验的再现，假定叙事是关于
人类的故事。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

叙事学，关于叙事的定义都普遍存在一个明

显的 “人类主义偏见”。在 《叙事作品结构分

析导论》一文的开篇，巴特写道：

世界上叙事作品之多，不计其数；

种类浩繁，题材各异。对人类来说，似

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叙事承载物

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是固定

的或活动的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这

些材料的有机混合；叙事遍布于神话、

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

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
（请想一想卡帕齐奥的 《圣于絮尔》那幅

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

杂闻、会话。而且，以这些几乎无限的

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

地方、一切社会。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

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

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

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

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

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

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

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

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②

巴特不断用 “人类”一词来描述叙事的

普遍性。他认为，人类可以选择任何材料作

为叙事的媒介；叙事与人类共存于这个世界，

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等。在某

种程度上来说，巴特似乎把由人类来书写的

叙事等同于关于人类的叙事。这一观点在叙

事学界被广为接受。如果说巴特的上述叙事

观基本代表了经典叙事学家们的立场，那么

弗鲁德尼克和费伦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

叙事观则大体代表了后经典叙事学家们的

立场。

在 《走向 “自然”叙事学》一书中，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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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尼克借用威廉·拉波夫的观点，将自然
叙事等同于口头叙事。她指出： “口头叙事
（更确切地说，自发的会话讲述的叙事）在认

知上接近于人类经验的感知范式，这些范式

即便在更为复杂的书面叙事中也同样起作用，

哪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文本构成

会发生剧烈的变化。”① 弗鲁德尼克用 “人类

体验”来强调叙事的属性，认为 “体验性”

构成了作品的 “叙事性”。在弗鲁德尼克看

来，所谓的体验性 “反映了与人类存在和人
类关切的具身性的认知图式。”②可见，弗鲁德

尼克在论述体验性时，她所倚重的是 “人类

存在 和 人 类 关 切”（ｈｕｍ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弗鲁德尼克认为，叙事理

论家们实际上很早就注意到叙事概念的 “人

类主义偏见”。“叙事理论家们很早就注意到，

叙事的人类主义偏见及其与人物、身份、行

动等相关的主要故事参数被认为构成了故事

的最基本要素。”③ 在弗鲁德尼克所列举的叙

事理论家们中，普林斯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在 《叙事学词典》中，普林斯写道：“一个特

定叙事作品的叙事性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叙事

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接受者的欲望，再现方向

性的时间整体 （从开端到结尾的前瞻性方向，

或从结尾到开端的回顾性方向），涉及冲突，

由分开的、具体的、积极的情景与事件所构

成，它们从人类 （化）课题或世界的角度来

看是有意义的。”④在普林斯看来，叙事之所以

成为叙事，既离不开它之于人类接受者欲望
的满足，也离不开它之于人类的意义。

当弗鲁德尼克指出自然叙事为研究所有

类型的叙事提供了一个关键概念的时候，⑤她

意在强调几乎所有的叙事研究都需要聚焦人

类的体验性。这一立场无疑忽略了那些再现

非人类体验性的叙事。弗鲁德尼克这一带有
“人类主义偏见”的叙事观在费伦那里也同样

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在其经典作品 《作为修

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和意识形态》

中，费伦从修辞视角出发，将叙事界定为
“某人为了某个目的在某个场合下向某人讲述

某事。”⑥此后，在诸如 《活着是为了讲述：人

物叙述的修辞与伦理》 《体验小说：判断、进

程和修辞叙事理论》等一系列论著中，费伦

不断强化这一以 “人”为核心的叙事概念。

２０１７年，费伦直接以 “某人向某人讲述”作

为其著作 《某人向某人讲述：走向叙事的修

辞诗学》的题名。在论述修辞诗学的原则时，

费伦强调读者之于叙事的三种不同反应，即

模仿性反应、主题性反应和虚构性反应。费

伦认为读者之于叙事的模仿性反应在于 “将

人物看作我们自己所处世界中的可能人物”。⑦

无论是叙事的讲述对象还是受述对象，费伦

都把他们看作 “某个人”，假定叙事作品是关

于人类而不是非人类的故事。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类除了讲述自己的

故事之外，还讲述了自己的对立面 “非人

类”的故事。纵观世界文坛，我们可以发

现大量关于非人类的叙事作品。无论是早

期的古希腊神话，还是当代先锋实验作品，

都有非人类实体的存在。譬如，古希腊罗

马神话中关于神的故事；中国志怪小说中

关于神仙鬼怪的故事，典型的作品如蒲松

龄的 《聊斋志异》、吴承恩的 《西游记》；

科幻小说中关于机器人、外星人、克隆人

的故事，如玛丽·雪莱的 《弗兰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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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麦克尤恩的 《像我这样的机器》；动
物文学中关于动物的故事，如杰克·伦敦

的 《野性的呼唤》、麦克尤恩的 《一只猿猴

的遐思》、朱利安·巴恩斯的 《１０ 章世界

史》、莫言的 《生死疲劳》等；寓言和童话故

事中关于动物的故事，如安徒生的 《美人鱼》

和 《海的女儿》；变形文学中关于变形人物的

故事，如卡夫卡的 《变形记》、麦克尤恩的
《蟑螂》、菲利普·罗斯的 《乳房》、玛丽·达

里厄塞克的 《母猪女郎》等，不一而足。遗
憾的是，现有叙事理论大多聚焦于再现人类

经验的叙事，而忽略了文学史上那些书写非

人类的作品。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受到行动者网络理论、

情感理论、动物理论、新物质主义理论、媒

介理论以及思辨现实主义等多种思潮的激发

和影响，①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了一轮声势浩大

的 “非人类转向”。这一转向无疑为非人类叙

事研究提供了契机。理查德·格鲁辛指出：

与 “后人类转向”② 不同的是，所谓的 “非人
类转向”指的是 “人类始终与非人类共同进

化、共同存在或协作，人类的特征恰恰在于

其和非人类总是难以区分。”③需要补充说明的

是，就文学研究而言，“非人类转向”的最基

本含 义 是 “转 向 非 人 类”（ｔｕｒｎ　ｔｏ　ｎｏｎ－
ｈｕｍａｎ），即认识到文学书写的对象不仅包括

人类，而且也包括非人类。从理论层面上来

说，将非人类叙事纳入讨论和考察范畴，可

以丰富和扩展现有的叙事理论，使之更加完
整，也可以对文学史上大量存在的非人类叙

事文本做出应有的批评和阐释。

在论述广义叙述学的时候，赵毅衡提出

了一个关于叙述的底线定义，即 “有人物参

与的事件被组织进一个文本中。”④ 参照他对

叙述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给非人类叙事提

供这样一个底线定义，即由 “非人类实体”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ｅｎｔｉｔｙ）参与的事件被组织进一

个文本中。在具体叙事作品中，非人类实体

主要存在于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在故事层
面上，他们以人物的身份出现；在话语层面

上，他们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

二、非人类叙事的主要类型：
从自然之物到人造之物

通过考察人物和叙述者的非人类身份，

我们不妨将非人类叙事大致分为如下四种类

型：其一，自然之物的叙事，主要包括以动
物、植物、石头、水等各类自然界的存在物
为核心对象的叙事；其二，超自然之物的叙
事，譬如以神话、传说、史诗中的鬼神、怪
兽，以及科幻文学中的外星人为主体的叙事
等；其三，人造物的叙事，主要包括以诸如
钱币、玩具、布匹、线块等人类创造出来的
无生命物体为主体的叙事；其四，人造人的
叙事，主要包括以机器人、克隆人为主体的
叙事，这在科幻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
非人类叙事作品中，无论非人类实体是否有
生命，它们都不再是作品场景的一部分，而
是作品的人物，即故事的参与者，抑或是作
品的叙述者，即故事的讲述者。

第一，自然之物的叙事。人类在诞生之
初，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自然之物。在 《圣经》

中，上帝在造出亚当和夏娃后，将他们安置
在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品尝着甘
美的果实，信口给所见的动植物命名，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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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海勒 （Ｎ．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ａｙｌｅｓ）指出：

后人类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 “人类与智能机
器的结合”，“在后人类看来，身体性存在与
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
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
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限。”参见凯瑟
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

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３、４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ｒｕｓｉ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ｒｕｓｉｎ，ｅｄ．，Ｔｈｅ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Ｔｕｒｎ，ｐｐ．ｉｘ－ｘ．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９页。



是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还是园中的嘉树
与鲜花。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动植物看

作故事世界的背景环境，忽略了它们作为叙

事主体而存在的可能，但后者的例子却屡见

不鲜。在 《山海经》中，山川河岳、植物、

动物都成了作品的叙事主体，作品的 “基本

格局是 ‘依地而述’，不是 ‘依时而述’或
‘依人而述’”。①比如 “南山经” “西山经”

“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海外南经”

“海外西经”“海外北经” “海外东经” “海
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

经”“大荒东经” “大荒南经” “大荒西经”

“大荒北经” “海内经”等。此外，作品还

叙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各类动植物。比如

在 “招摇之山”有一种名为迷榖的植物，

作品中还记载了一种会冬眠的鱼。在傅修

延看来，《山海经》 “是人类中心主义建立

之前的产物，因为书中的叙述者并没有把自

己与自然界分开， 《山海经》中诸如 ‘朴野’、

‘荒芜’之类的词语恰好说明古人并未自诩为
‘万物的灵长’”。②

放眼世界文坛，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诸多

以自然之物为主体的叙事作品。英国作家安

妮·凯里 （Ａｎｎｉｅ　Ｃａｒｅｙ）的 《一团煤、一粒

盐、一滴水、一块旧铁和一个燧石的自传》

即是如此。在作品中，煤块、盐、旧铁和燧

石分别化身为叙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丹

麦作家安徒生也同样书写了很多关于自然之

物的故事。比如，在 《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

中，某个豆荚里面的五粒豌豆成为会说话的

个体，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其中最后一

粒豆子在楼顶的窗户下发芽了，给屋里病重

的小女孩带去了生命的希望。在 《老栎树的

梦》中，一棵３６５岁的老栎树在圣诞节的时

候，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越长越高：

“它的躯干在上升，没有一刻停止。它在不断

地生长。它的簇顶长得更丰满，更宽大，更

高。它越长得高，它的快乐就越增大；于是

它就更有一种愉快的渴望，渴望要长得更
高———长到跟明朗和温暖的太阳一样高。”③遗

憾的是，老栎树的梦还没有结束，就被一阵

狂风连根拔起，崩裂而死。

在巴恩斯的 《１０ 章世界史》中，木蠹叙

述者说：“动物们也有许多浪漫的神话故

事。”④实际上，书写动物们的故事一直都是小

说家们的重要兴趣。在中外文学史上，存在

着大量以动物为主要叙述对象的叙事作品。

在 《１０ 章世界史》的第一部分 “偷渡客”

中，木蠹讲述了在大洪水来临之际，动物们

如何登上挪亚方舟，躲避灾难的故事。木蠹

一开始便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个偷渡

客，也存活下来，又逃离 （离舟一点都不比

登舟容易），而且活得很好。”⑤ 不过，大部分

其他动物就没有木蠹那么幸运，因为挪亚立

下的规矩是，可以允许七个洁净的动物登上

方舟，而不洁净的动物中只有两个可以登舟

避难。对于这一规定，有的动物选择扬长而

去，走进了丛林；有的动物不愿意和配偶、

子女分开，选择了留下；部分入选的动物上

船前食物中毒，需要再选一次；那些试图偷

渡的动物，比如驯鹿，则被吊死在方舟的栏

杆上。木蠹特别强调，地球上五分之一的物

种随挪亚的小儿子法拉第负责的那艘船一起

沉没，而其余那些失踪的都被挪亚那伙人吃

掉了。就书写濒临灭绝的动物的叙事作品而

言，我们不禁想起陈应松的小说 《豹子的最

后舞蹈》。在作品中，叙述者是神农架地区的

最后一只豹子。他讲述了自己家族，尤其是

父母兄弟姐妹被以老关父子为首的猎人捕杀，

最后自己也被猎人打死的故事。众所周知，

卡夫卡也是擅长书写动物的小说家。在 《地

洞》中，他写了某个种类不明的打洞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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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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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叶君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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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宋东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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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叙述者
向科学院的先生们汇报了自己作为猴子的经

历，尤其是它最后如何通过模仿人类来进入

人类世界的故事。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书写由人变

形为动物或动物变形为人的叙事作品，如莫

言的小说 《生死疲劳》。作品主要讲述了地主

西门闹先后投胎为驴、牛、猪、狗和猴子的

故事。比如，在第一次投胎的时候，西门闹

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我睁开眼睛，看到自
己浑身沾着黏液，躺在一头母驴的腚后。天

哪！想不到读过私塾、识字解文、堂堂的乡

绅西门闹，竟成了一匹四蹄雪白、嘴巴粉嫩

的小驴子。”①又如，法国作家玛丽·达里厄塞

克的小说 《母猪女郎》。作品讲述了一位在香

水连锁店工作的漂亮姑娘变形为一只母猪的

故事。变成母猪后的女孩失去了工作，惨遭

男友抛弃，甚至遭到动物保护协会的追杀。

所幸的是，她在狼人伊万那里收获了一段爱

情。在卡夫卡的 《变形记》中，旅行推销员
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后变成了一只甲

虫。变成甲虫的萨姆沙遭到所有人的嫌恶，

就连自己最喜欢的妹妹也慢慢对他弃之不顾，

最后悲惨地离开了世界。麦克尤恩的小说
《蟑螂》仿照了卡夫卡的 《变形记》。不过，

在麦氏的笔下，不是人变成了甲虫，而是甲

虫变成了人。在作品中，一只名叫吉姆·萨

姆沙的蟑螂变形为英国首相，并率领其他同

样由蟑螂变形而来的内阁成员，在英国成功
推行了违背经济规律、旨在撕裂国家的 “逆

转主义”政策。

第二，超自然之物的叙事。与自然之物

的叙事相对应的非人类叙事是超自然之物的

叙事，如以鬼神、怪兽、外星人等为主体的

叙事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存有大量以

超自然之物为叙事主体的作品。比如，《荷马

史诗》书写了包括众神之王宙斯、文艺女神

缪斯、太阳神阿波罗、海神波塞冬、智慧女

神雅典娜等在内的希腊众神。《伊利亚特》的
第２０卷讲述了诸神直接出战，各助一方的

故事：

众神纷纷奔赴战场，倾向不一样。

赫拉前往船寨，一同前去的还有
帕拉斯·雅典娜、绕地神波塞冬和

巧于心计、

分送幸运的赫尔墨斯，自以为力
大的

赫菲斯托斯也和他们一同前往，

把两条细腿迅速挪动一拐一瘸。

前往特洛亚营垒的是头盔闪亮的阿

瑞斯，

还有披发的福波斯、女射神阿尔忒
弥斯、

勒托、爱欢笑的阿芙罗狄忒和克珊
托斯。②

与 《荷马史诗》类似，在讲述人类故事
的同时，涉及神的介入的作品还有古希腊罗
马神话，以及中国古典作品 《封神演义》。在
《封神演义》的第九十九回 “姜子牙归国封
神”中，姜子牙请求天尊， “将阵亡忠臣孝
子、逢劫神仙，早早封其品位，毋令他游魂
无依，终日悬望。”③在得到原始天尊的允许和
敕命后，姜子牙在封神台一共分封了３６５位正
神。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叙事学发轫之初，部分
叙事学家试图参照语言学模式对神话展开研

究，揭示神话的叙事语法。譬如，法国经典
叙事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曾参照索绪
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研究了俄狄浦斯
神话、美洲神话等。通过研究，列维－斯特劳
斯得出结论： “所有的神话都具有一种 ‘板
岩’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说是通过重复的手
段显示出来的。”④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列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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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罗念生、王
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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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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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对象就是非人类叙事。

遗憾的是，这些以神话为对象的非人类叙事

遭到了当代叙事理论家的淡忘或漠视。类似

书写神仙、鬼怪等非人类的叙事作品还有
《聊斋志异》《搜神记》《西游记》等。以 《西

游记》为例，作品涉及各种类型的神仙、妖

怪。在经历八十一难后，唐僧、孙悟空、猪

八戒、沙僧师徒四人最终取得真经，修得正

果。英国史诗 《贝尔武甫》则是以怪兽为叙

事主体的另一个经典例子。该诗的主体部分
讲述了英雄贝尔武甫战胜怪兽格伦戴尔母子

的故事。此外，以超自然之物为主体的非人

类叙事还包括那些关于外星人的叙事作品，

常见于科幻文学作品中，譬如厄休拉·勒奎

因 的 《黑 暗 的 左 手》和 刘 慈 欣 的 《三

体》等。

第三，人造物的叙事。在很多非人类叙

事作品中，无生命的器物被赋予了生命，成

为作品中的人物或叙述者。１８世纪英国文学

大量涌现出此类叙事作品，学界一般称之为
“它—叙事” （Ｉｔ－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或 “流通小说”

（ｎｏ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物故事”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ａｌｅｓ）。①诸如钱币、马甲、针垫、瓶塞钻、鹅

毛笔等没有生命力的器物都被赋予了生命，

成为作品中的人物，向读者讲述它们的故事。

卡夫卡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关于人造物叙事的

例子。譬如，在短篇小说 《家长的忧虑》中，

主人公是一种名为 “奥德拉德克”（Ｏｄｒａｄｅｋ）

的线块。尽管叙述者这样描述奥德拉德克：
“初一看，它像是个扁平的星状线轴，而且看

上去的确绷着线；不过，很可能只是一些被

撕碎的、用旧的、用结连接起来的线，但也

可能是各色各样的乱七八糟的线块”。②但在作

品中，奥德拉德克分明又是有生命的个体，

身形灵活，交替地守候在阁楼、楼梯间、过

道和门厅，他发出的笑声听起来像是落叶发

出的沙沙声。让叙述者无法接受并感到痛苦

的是，奥德拉德克能够拥有比自己更长久的

生命： “显然，他绝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是，

一想到他也许比我活得更长，这对我来说，

几乎是一种难言的痛苦。”③

安徒生创作的大量作品也可以被纳入人

造物叙事这一类型。比如，在 《钱猪》中，

婴儿室中的各种玩具包括桌子的抽斗、学步
车、摇木马、座钟、炮竹、痰盂、钱猪等，

在某天晚上突发奇想，要表演一出喜剧。玩
具们一边看剧，一边吃茶和做知识练习。后
来，激动的钱猪从橱柜上掉了下来，摔成了
碎片，而钱猪肚子里的大银洋跑去了大千世
界。在 《瓶颈》中，一只瓶颈对小鸟讲述了
自己和瓶子的故事，尤其是自己如何见证了
一对年轻男女在森林中订婚，后来身为船员
的年轻男子在遇到海难沉船前，把写有未婚
妻的名字、自己名字和船名字的纸条塞在了
瓶子中。后来有一次，瓶子被一个飞行家从
腾飞的气球中扔出去摔碎了，从此只剩下了
瓶颈。在 《烂布片》中，一块挪威烂布片和
一块丹麦烂布片为自己的产地国挪威和丹麦，

争论不休：
“我是挪威人！”挪威的烂布说， “当

我说我是挪威人的时候，我想我不须再
作什么解释了。我的质地坚实，像挪威
古代的花岗岩一样，而挪威的宪法是跟
美国自由宪法一样好！我一想起我是什

么人的时候，就感到全身舒服，就要以
花岗岩的尺度来衡量我的思想！”

“但是我们有文学，”丹麦的烂布片
说，“你懂得文学是什么吗？”④

故事最后，挪威烂布片和丹麦烂布片都
被造成了纸，而用挪威烂布片造成的那张纸
被一位挪威人用来写了一封情书给他的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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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而那块丹麦烂布片做成的稿纸上写着
一首赞美挪威的美丽和力量的丹麦诗歌。在

安徒生笔下，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比

如，在 《衬衫领子》中，衬衫领子向袜带、

熨斗、剪刀吹嘘自己有过一大堆情人的经历；

在 《老路灯》中，那个服务多年的老路灯待

在杆子上的最后一晚，回忆了自己的一生；

在 《笔和墨水壶》中，一个诗人房间中的墨

水壶和鹅毛笔相互嘲讽；在 《坚定的锡兵》

中，锡兵哪怕就要被火化为锡块时，依然保
持扛枪的姿势，坚定不动。

第四，人造人的叙事。随着文学与科技

的相互交叉，人造人也被写进文学作品中，

成为非人类叙事的又一类型。论及这一叙事

样式，我们不得不提玛丽·雪莱的小说 《弗

兰肯斯坦》。在小说中，科学家维克多·弗兰

肯斯坦开始对生命的原理能否延伸这个问题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有一个

大自然的杰作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人体结

构 （事实上是一切有生命的物体的身体结
构）。我常常问自己：生命的原理可以延伸

吗？这是个大胆的问题，是对生命 （一个一

直被认作是奇迹的东西）的质疑。”①为此，弗

兰肯斯坦开始调查生命的起源，研究死亡，

研习解剖学，最终成功破解了生命密码。他

说：“在经过多少个难以置信的辛苦和疲劳的

日夜后，我成功发现了生命的演化与形成的

原因。不，还不止于此，我自己就成了可以

让无生命的东西获得生命的人。”②弗兰肯斯坦
口中的 “让无生命的东西获得生命”几乎是

关于人造人故事的一个重要动因。经过艰苦

的努力，他成功制造出了一个有生命的物体，

不过他自己都受不了这个怪物的丑陋外貌，

避之唯恐不及。尽管怪物不断向人类示好，

试图和人类交往，但因其丑陋的外貌，遭到

人类的厌恶和误解，进而他开始报复人类、

杀戮人类。最终，怪物在杀死弗兰肯斯坦新

婚妻子伊丽莎白和弗兰肯斯坦本人后，用火

烧死了自己。

弗兰肯斯坦式的人造人故事在后世文学

作品中以不同形式得到不断延续。譬如，石

黑一雄的小说 《千万别丢下我》讲述了一群

克隆人的故事。在作品中，叙述者凯茜既是

克隆人，也是克隆人的看护者。根据她的讲

述，人类创造出克隆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

类捐献器官。一般情况下，克隆人在给人类

捐献器官三至四次后，就完成了使命，其生

命也随之走向尽头。尽管凯茜和另一位克隆

人汤米真心相爱，但因为无法从人类那里获

得延迟捐献的许可，她在亲眼看见汤米完成

自己的最后一次器官捐献后，也由看护人变

成了器官捐献人。麦克尤恩的小说 《我这样

的机器》讲述了一则人造人如何介入人类生

活并遭遇失败的故事。小说场景设置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第一批人造人开始投放市场：“第

一批机器人中，十二个名为亚当，十三个名

为夏娃。平淡无奇，每个人都这么说，但符

合商业需求。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观念，在

科学上受人诟病，所以这二十五个设计成了

多个种族的样子。”③在小说中，亚当表现出超

强的机器学习能力，学会了在网上挣钱。他

同女主角米拉达发生了关系，并宣称自己无

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还不断地为她撰写情诗。

在石黑一雄的新作 《克拉拉与太阳》中，叙

述者克拉拉是一台ＡＦ机器人 （人工朋友机器

人）。按照人工智能工程师卡帕尔迪的设计和

要求，克拉拉模仿和学习她的主人乔西，以

便在乔西生病离开世界后，自己可以延续她。

克拉拉根据自己的判断，努力去做对乔西最

有利的事情，用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帮助乔西

恢复了健康，长大成人。有关人造人的非人

类叙事作品还有大卫·米切尔的 《云图》中

的克隆人星美反抗人类的故事，以及菲利

普·迪克的 《仿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

仿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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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人类叙事的主要功能：
讲述、行动与观察

在叙事作品中，非人类实体主要存在于

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分别承担叙述者、人

物、聚焦者三种角色，相应地发挥三种叙述

功能，即讲述功能、行动功能和观察功能。

第一，叙述功能，即作为讲述者的非人

类。谭君强指出：“作为叙述主体，叙述者首

要的功能就在于叙述。只有叙述才能成为叙

述者，也只有存在叙述者的叙述才有叙事文

本的存在。”① 从叙述内容上来说，作为叙述

者的非人类主体既可以讲述非人类的故事，

也可以讲述人类的故事，或者讲述非人类与

人类相处的故事。譬如，在 《豹子的最后舞

蹈》中，叙述者是一只豹子，它讲述了自己

的家族如何被人类灭绝的故事；在 《千万别

丢下我》中，叙述者凯茜是一个克隆人，她

主要讲述了一群克隆人如何在给人类捐献器

官的过程中走向生命尽头的故事；巴恩斯的
《１０ 章世界史》中的木蠹叙述者讲述了动物

们在洪水来临之际的命运。在 《生死疲劳》

中，叙述者是由地主西门闹投胎而来的驴、

牛、猪、狗和猴子，然后这些动物们轮流出

场，分别讲述了西门闹及其妻女和子孙后代

的故事。在 《克拉拉与太阳》中，ＡＦ机器人

克拉拉讲述了她与小女孩乔西及其家人共同

相处的故事。

第二，行动功能，即作为行动者的非人

类。自亚里士多德以降，人物的一个重要功

能就是作为行动者而存在。譬如，经典叙事

学家格雷马斯将人物称之为 “行动元” （ａｃｔ－
ａｎｔ），并且重点分析了主体、客体、发送

者、接受者、帮助者、反对者六种行动元。

叙事作品中的行动元既可以是人类，也可

以是非人类。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

受到格雷马斯的启发，提出了著名的 “行动

者网络理论”（Ａｃ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ｏｒｙ，简称

ＡＮＴ）。拉图尔说： “行动者网络理论借用了

来自于文学研究的技术词汇行动元”。②在拉图

尔看来，“行动者网络理论并非一种关于用物
‘取代’人作为行动者的空洞论点：它仅仅指
出，任何关于社会的科学都无法开展，除非
我们先深入研究什么人和什么东西参与了行

动这一问题，即便这可能意味着纳入一个我
们因缺乏更好的术语只能称之为非人类的因

素。”③换言之，在拉图尔的理论体系中，行动
者或参与行动的主体既可以是人类，也可以
是非人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拉图尔强调
检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

“非人类必须是行动者，不能只是悲哀地发挥
着承载象征投影的作用。”④在大量的非人类叙
事作品中，非人类实体是作为行动者而存在，

成为故事世界的主角，其行动也由此成为作
品所要再现的故事内容，直接推动了作品的
叙事进程。譬如，在奥威尔的 《动物农庄》

中，一群动物反叛人类，在农场上建立了自
己的王国。在 《像我这样的机器》中，机器
人亚当积极介入人类世界，不仅同女主角米
兰达发生了性关系，而且还擅自主张，坚持
“真相就是一切” （ｔｒｕｔｈ　ｉｓ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的说
辞，⑤ 枉顾米兰达为自己好友伸张正义的伦理
真相，将米兰达曾在法庭说谎的证据交给警
方而导致她被捕入狱。在 《克拉拉与太阳》

中，机器人克拉拉跨越茂盛的草地走向麦克
贝恩先生的谷仓，因为她坚信可以找回藏在
那里的太阳，而太阳可以给予女孩乔西力量，

让她重新恢复健康。在乔西生命垂危之际，

克拉拉看到太阳出来后，立即与乔西的母亲
和梅拉尼娅管家冲入乔西的房间，让太阳照
射在乔西身上。克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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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死的太阳！”梅拉尼娅管家大叫
着，“走开，该死的太阳！”

“不，不！”我赶忙走到梅拉尼娅管

家跟前， “我们必须拉开这些，拉开一

切！我们必须让太阳尽他的全力！”

我试图从她手中拿走窗帘的布料，

尽管她一开始不肯放手，最终却还是让

步了，一脸惊诧的神色。这时，里克已

经来到了我的身边，似乎凭着直觉做出

了一个判断，于是他也伸出手来，帮忙
升起百叶帘，拉开窗帘。

太阳的滋养随即涌入房间，如此的

充沛饱满，里克和我都摇摇晃晃地向后

退去，几乎要失去平衡。梅拉尼娅管家

双手遮着脸，嘴里又说了一遍： “该死的

太阳！”但她没有再试图阻止他的滋养。①

由于克拉拉的积极行动，乔西奇迹般地

恢复了健康，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

第三，观察功能，即作为聚焦者的非人

类。在 《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
物生活》一书中，戴维·赫尔曼主要通过考

察动物叙事作品来探讨叙事何以再现非人类

的经验，建构一个非人类的世界，而这恰恰

可以通过非人类聚焦实现。不仅如此，作为

聚焦者的非人类还为观察和审视人类行为与

人类世界提供了一种他者视角。譬如，在
《１０ 章世界史》中，木蠹以观察者的身份，

不仅讲述了自己对其他动物命运的思考，同

时还传递了自己对挪亚的观察与判断。它讲
述了挪亚裸身的故事：挪亚醉酒后，脱完衣

服就躺在帐篷中；后来，含和他的弟兄遮盖

了挪亚的裸体，并把他安顿在床上，但挪亚

醒来后，“他诅咒看到他醉酒裸睡的儿子，宣

判所有含的后代都要在那两个屁股先进他房

间的弟兄家里做奴仆。”②对于挪亚的这一举

动，木蠹说：“这当中有什么道理？我能猜到

你的解答：醉酒影响了他的判断力，我们应

该怜恤他，而不是谴责他。这也许有道理。

但我只想提一句：是我们在方舟上认清了
他”。③ 依它所见，挪亚动作笨拙，不讲卫生，

甚至认为如果上帝选了大猩猩做他的门徒，

就不会有这么多犯上作乱，“兴许根本就不需

要来一场洪水。”④在故事世界中，木蠹作为一

个观察者来陈述自己的所见所思：“我要揭示

的真相到此差不多说完了。这些都是出于好

意，你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你如果认为我

这是故意挑起争端，那可能是因为你们这一

族武断得不可救药———但愿你不会在意我这

么说。你们只相信你们愿意相信的，然后就

一直相信下去。想想也不奇怪，你们都有挪

亚的基因。”⑤ 又如在 《克拉拉与太阳》中，

克拉拉这样描述她和其他ＡＦ伙伴们透过橱窗

对人类世界的观察：“我们能够看着外面———

行色匆匆的办公室工人、出租车、跑步者、

游客、乞丐人和他的狗、ＲＰＯ 大楼的下半

截。”⑥在克拉拉被乔西买回家后，她的重要任

务就是负责观察乔西。克拉拉说：“在多种环

境下观察乔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⑦克拉拉对

人类世界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对人

类行为的认知和判断，同时也使她认识到自

己与人类之间的差异。在生命走向尽头时，

克拉拉遇到了来回收站寻找自己销售出去的

那些 ＡＦ机器人的商店经理，她动情地说：

“经理，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来学习乔西；

如果真的有那样做的必要，那我是会竭尽所

能的。但我认为那样做的结果恐怕不太好。

不是因为我无法实现精准。但无论我多么努

力地去尝试，如今我相信，总会有一样东西

是我无法触及的。母亲、里克、梅拉尼娅管

家、父亲———我永远都无法触及他们在内心

中对于乔西的感情。”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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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类实体的叙述功能、行动功能和观
察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指涉人类与非人类之
间的关系，引发读者对人类与非人类共存于
同一个世界这一问题的关注，摒弃人类中心
主义。换言之，研究非人类叙事的重要旨趣
在于更好地理解人类，使人类以更好的方式
介入生物圈，建构更大的有机体。用赫尔曼
的话来说，关于非人类叙事研究的一个基本
目的是探究叙事何以作为一个 “场所来重新
思考———批判或重申，解构或重构———对于
在一个不仅只有人类存在的世界中人类地位

的不同理解方式。”①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关
注和研究非人类叙事无疑有助于激发我们对

人类何以成为更好的人类，以及世界何以成
为更好的世界等问题的思考。

在解读库切的 《动物的生命》时，人类
学家芭芭拉·斯马茨讲述了自己在非洲实地
考察的一段独特经历。斯马茨当时正在观察
一群进食的母猩猩和玩耍的小猩猩，突然间
她的目光和一个名叫潘朵拉的雌猩猩相遇了。

这只雌猩猩感受到了斯马茨的友善，径直走
到她的身边，站立起来，把鼻子贴到斯马茨
的鼻子，用长长的手臂将她抱在怀里几秒钟。

它在放开斯马茨后，又用眼睛看了看她，然
后继续回去进食。回到美国后的斯马茨始终
难以忘却这段经历，她说： “从非洲回来以
后，没有非人类的伙伴，我感到非常寂寞。

是我的狗莎菲大大缓解了我的怀念。莎菲的
样子很像狒狒，它给了我机会去体验一种超
越物种界限的互为主体性。”② 斯马茨的经历
触及非人类叙事的一个重要命题，即跨物种的

共情。库切在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
课》中通过虚构的女作家科斯特洛，抗议动
物们所遭遇的不公。科斯特洛说： “在古时
候，人类的声音虽然由理性提升，但会遭遇
狮子的咆哮、公牛的吼叫。于是，人类与狮
子和公牛开战；许多年代之后，人类确定无
疑地赢得了战争。今天，这些动物再也没有
那样反抗的力量了。它们只剩下了沉默，只
能用沉默与我们对抗。一代又一代地，我们
的俘虏们显现了英雄气概，拒绝跟我们说
话。”③无论是现实世界的人类学家斯马茨还
是虚构世界的小说家科斯特洛，都试图呼吁
我们去关注诸如动物等非人类同伴物种。人
类是讲故事的动物，但人类不仅讲述自己的
故事，记录和分享自己的经验，而且也讲述
非人类同伴物种的故事。对非人类叙事的研
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层面上丰富和推进

现有的叙事学，同时也为人类反思自我和完
善自我提供了素材，在实践层面上成为激发
人类重审自我、审视人类世界的一个动因。

〔责任编辑：马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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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库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北

塔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８４页。

·１３１·

非人类叙事：概念、类型与功能



ｔｕｒ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Ｏｎ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Ｙｉ　Ｗｕ　Ｇｕａｎ　Ｗｕ” Ｔａｎｇ　Ｗｅｉｓｈｅｎｇ·１１０·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２０ｙｅａｒｓ，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ｂｓｅｔ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ｇ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ｕｒｎ”，ｂｕ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ｒ　ｏｎ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ａ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ｂｅｅｎ　ｉｇｎｏｒｅｄ．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ａｔ　ｅｘｉｓｔ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ｄ　ｂｙ　ｆｏｕ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ｌｉｓｔｉｎｇ，ａｌ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　ａｇｅｎｃｙ－ａｔ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ｎ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ａｎ　ｂ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ａ　ｇｒ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Ｙｉ　Ｗｕ　Ｇｕａｎ
Ｗｕ”（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ｏｎ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ｏｎ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
ｔｉｏｎ　ｏｆ“Ｙｉ　Ｗｕ　Ｇｕａｎ　Ｗｕ”ｗｉｌｌ　ｄｅｅｐｅｎ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ｔｈ．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ｈａｎｇ　Ｂｉｗｕ·１２１·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ａ
ｔｅｘｔ，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ｂ－
ｊｅｃｔ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ｈｕｍａｎｓ．Ｉ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ｓ，ｔｈｅ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ｅｎｔ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ｂｏｔｈ　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ｅｒ，ｔｈ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
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ｕ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ｘｔｓ　ｔｈａｔ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Ｗｒｉｔ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ｎｏｔｅ：Ｏｎ　１５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ａｔ　ａ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ｔｈａ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ｓ　ａ　ｍｉ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ａ　ｇｏｏ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ｏｒ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ｆｉｎｅ　ｗｏｒｋ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Ｇｕｉｄ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ｐｕ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ｎｅｗ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ｏｐｅｎｓ“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
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ｄ－
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ｇｏｏ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ｗｒｉｔ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ｏ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Ｄｅｔａｉｌ　Ｃｏｎｃ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Ｙｅ　Ｌｉｗｅｎ·１３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Ｌｉ　Ｙｏｎｇ·１４１·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Ｗａｎｇ　Ｍｅｎｇ'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Ｗｅｎ　Ｆｅｎｇｑｉａｏ·１４８·

·８５１·

中国文学批评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